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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网友买了药，我

们和他私信聊了一个晚上，

他最终同意我们和他联系，

报警。”刘兴云说，那一刻，

没有觉得成功，“就是长出一

口气，终于放松了。我们不

能保证他从此断了轻生的念

头，但起码这次阻止了他。”

刘兴云是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在读心理学博士，

她的导师是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6 年

前，朱廷劭开启了一个项目：

能不能用人工智能在微博上

寻找并帮助那些意图轻生的

人。刘兴云是这个项目的负

责人之一。

从最开始单纯的 AI 识

别，到两年前开始识别后干

预，这个 20 多人的团队，从

大概30万条微博中识别、确

认出一万多位有轻生倾向的

人，并发出帮助私信。

“七成多有轻生倾向的

人，其实是有求助意愿的，只

是很多原因导致他们没有主

动求助。这个时候，如果有

人恰当地伸出手，说不定就

能把他们拉回来。”这是朱廷

劭最近两年来最深的感触。

他们从30万条微博中，识别出上万名有轻生倾向的人

七成多有轻生倾向的人，其实不想走

轻生的人会说什么
在公开演讲的场合，朱廷劭会提到微博用户“走饭”。她

在 2012 年 3 月 18 日，发了一条微博：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

死一死，没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

目前为止，这条微博下的评论已经超过一百万，还在持续

增加。

有人说，评论区可能潜伏大量有轻生倾向的人。

朱廷劭从2013年开始做网络心理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用

户的网络行为去了解他们的心理特征，包括可能的轻生行为

和轻生风险。

“青少年是互联网用户的主力，我们关注过的轻生用户

中，十八九岁到 25 岁之间的年轻人又占比最重，以学生为

主。当时就考虑，有没有可能利用互联网，去做轻生干预工

作。”

朱廷劭和团队试图了解，轻生死亡的人在网络上表现和

健康的人有什么区别。

“一开始，我们是想通过关键词识别，后来发现，轻生用户

不一定会用：轻生、跳楼、吃安眠药，这样直接的表述方式。他

可能表达得很隐晦，或者只是情绪宣泄，比如：我特别失败、不

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寻找了30多名确认轻生死亡的用户后，朱廷劭分析这

些用户的微博数据，并把他们和健康人的数据做比较。

“他们的微博互动比较少，更关注自我，有很多负性表达；

更多和死亡、宗教有关的内容，更少和工作相关的表达。”

爬虫抓取微博上的数据，建立模型，识别用户是否有轻生

倾向，再人工确认。这就是朱廷劭的团队用互联网做轻生用

户识别的方法。实现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从 2013 年到 2016 年，朱廷劭一直在研究如何抓取用户

的表达方式、建立模型，标注出有轻生意向的微博。最终总结

出12种轻生讯号。

它包括：威胁说要伤害或者杀死自己；寻找可以杀死自己

的办法；讨论或者写跟死亡有关的事（超出普通）；增加酒精和

药物的使用；没有活着的理由，没有人生目标；焦虑、激动、无

法入睡或者长睡不起；感觉陷入困顿找不到出路；绝望；远离

朋友家人和社会；不受控制的愤怒，寻求报复；鲁莽行事或者

热衷从事风险活动；剧烈的情绪变化。

他们更愿和计算机打交道
2017 年，朱廷劭的团队开始进行干预工作，也就是识别

确认出轻生倾向的用户后，请志愿者介入。

“一开始，我们识别确认后，只是做转接，比如提供全国各

地的心理咨询热线，这样最简单。后来发现，效果不好，热线

不好打进去，有人不愿和别人聊，总之就是不够及时有效。”

朱廷劭很清楚地记得一位用户，他们识别出对方后进行

了转接，“半年之后，再微博私信他，他的家人回复说，人已经

走了。”

这一年，团队的人数增加到 20 多人，一大部分都是具备

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志愿者。

“识别出有轻生倾向的用户后，我们会给他们发微博私

信。”刘兴云说。

选择私信，因为它是一对一的交流，能够保证私密性。私

信发什么，他们邀请两批有轻生意念的用户做了两次访谈。

“想知道对这个群体来说，什么样的信息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要保证他们在收到私信后不会立刻删除或者忽略。”朱

廷劭说。

最终，他们发出的是一条长长的私信：介绍自己，提供三

种干预信息，包括做心理测量的网站，提供热线电话，以及在

线值班的志愿者，会及时进行心理援助。

这样的私信发出后，有需要的人可以马上操作。

“我们的一个原则是提供一些选择，但选择权在他们手

上，不替他们做选择，尊重他们的选择，不管我们觉得他的选

择是好还是坏。”

他们每月会发出大约3000条私信。

对于发私信的频率，朱廷劭也做过研究，“针对不回应的

用户，我们会发五次私信，每次略微改变一下措辞。”

事实证明，很多人在收到第三次私信后，会有回复，“他们

会觉得，我们是真的在关注他。”

“收到私信的用户，一半都会有回复。”刘兴云做过粗略

的总结，这些回复大多都是对他们表示感谢，“有人回复说，我

们是第一位关注到他的人。”

而这一半中的20%会在表达谢意后，接受他们的帮助。

“也有很多用户不回复，但会去访问我们提供的心理自测

的网站。”朱廷劭的感觉是，他们更愿和计算机打交道，而不

是和人打交道。

七成多有轻生倾向的人，有求助意愿
两年多的干预工作下来，让刘兴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

买药后和他们联系上的用户。

“我们识别出他的微博后，和他联系，他说自己已经买了

药。我们的志愿者，当天晚上6点和他反复私信，一直到第二

天上午，最终说服他，报警处理。”

那一刻，刘兴云没有觉得有成就感，而是长出一口气。她

也不敢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救助。

“我不敢说彻底阻止了他轻生的念头。因为轻生和抑郁

是个长期问题，需要 3 到 5 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根治。我们

只是在那一刻阻止了他。从心理学上说，冲动是轻生的的重

要影响因素，熬过那一刻就好。”

朱廷劭也强调了这一点，“彻底解决轻生，我们肯定做不

到。我们只是从被动到主动，主动发现，主动提供帮助。最重

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注，知道没有被这个世界抛

弃。”

“和传统方法相比，我们这种方法，增加了一倍的求助人

数。”刘兴云说。

六年下来，对网络上有轻生倾向的用户群体，朱廷劭有了

比较深的了解。“七成多有轻生倾向的人，其实是有求助意愿

的。”

“国内有轻生倾向的人，很多不是心理健康的问题，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心理疾病。最大的问题是源于家庭关系，还有

工作、婚恋、甚至周围环境的影响等。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解

决，周围人又不理解，觉得自己穷途末路。”

刘兴云形容，很多有轻生倾向的用户，其实是既不想生又

不想死。

朱廷劭团队接触到的轻生倾向的用户中，学生占了很大

比重，年纪最小的甚至有小学生。

“遇到问题时，他们最不愿求助的是家人，仅次于陌生网

友。”

朱廷劭始终感觉，做好轻生防御需要社会共治，“我们不

能解决当事人的具体问题，这还需要他们自己解决。热线和

心理医生都是救急的。比如社会多一些心理健康的教育等。”

“我们的线下心理服务还没有形成网，现实生活中，很多

人遇到问题找不到好的咨询，也很难找到地方求助。”刘兴云

说。

接下来，朱廷劭打算对团队的工作做一些改进，“比如很

多轻生倾向是源于家庭问题，我们就提供一些课程，如何处理

父母、亲子关系等，提供这方面的案例。有这方面困扰的人，

可能不愿来求助，但可以通过观看课程，找到借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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